
“上海孤儿”

1960 年，上海孤儿院收留了
比正常年份多几倍的弃婴。 在这
些孤儿中，有上海本地的，但大
多数来自苏南和浙江，还有少部
分来自安徽。 这些孤儿，有的身
上留下了名字和某些记号，也有
很多没有留下任何标记。 今天，
我们或许很难理解，父母怎么忍
心舍弃自己的亲生骨肉，而在那
个年代，父母可能恰恰是为了给
孩子一条活路，才含泪把孩子遗
弃的，有的家庭把孩子送走后不
久，就全家饿死了。

据上海市民王海庚回忆：
“被送走的孩子， 有可能会被条
件更好的家庭收养。 当年真是迫
不得已，为了孩子活命啊，还有
什么比骨肉亲情更难割舍，我妈
妈把妹妹放在医院后，回来一直
哭，最后眼睛瞎了。 ”如今，他仍
然在四处寻找失散的妹妹。

许多江浙农村的父母几经
辗转来到上海，目的就是把孩子
遗弃在这里， 因为他们相信，大
城市总会好一点的。 据上海民政
志记载，上海社会福利机构 1958
年共收容婴幼儿 1770 人入院，
1959 年收婴 3525 人。 1960 年 1
至 3 月， 共有弃婴 5277 人入院。
但此时的上海已经不是他们想
象中的天堂了，1960 年 5 至 6
月，中央曾连续发出关于京津沪
等城市粮食供应告急的文件。 因
为营养不良，这些孤儿大多数都
患了病， 每天都有孤儿患病死
亡。 后来此事被当时主管妇女儿
童工作的康克清知道了，就直接
向周恩来总理汇报。 周恩来立刻
想起了乌兰夫， 他说：“克清同
志，请你直接找乌兰夫同志商量
商量， 他可是解决困难的能手
啊！ ”当时乌兰夫正在北京开会，
康克清在北京饭店找到乌兰夫。
那时，内蒙古牧业也正遭遇严重
困难，不少乳品厂都停产了。 但
乌兰夫当即决定向上海紧急调
拨一批奶粉、炼乳、乳酪。

但这些紧急援助只能解决
一时之急，当乌兰夫就此事征求
内蒙古其他领导同志意见时，吉
雅泰说：“我建议把这些孤儿都
接到内蒙古来，分配给牧民去抚
养。 ”乌兰夫听后大手一拍桌子，
说：“此法甚妙！ 由于历史上牧区
疾病泛滥， 造成了牧民缺儿少
女，非常喜欢小孩，如果把这些
孤儿送给他们抚养，既可以减去
上海等地区的负担，又可以解决

牧民缺儿少女问题，对将来牧区
发展建设也大有好处嘛！ ”

在得到周恩来的应允后，乌
兰夫立即派人到上海去具体商
谈孤儿移入内蒙古的联系接洽
和准备工作。 包括对即将移入的
孤儿进行健康检查，请育婴院代
购代制孩子的衣服被褥等。 自治
区计委专门给上海市划拨了上
万尺布票指标，用于购置孩子衣
物。 对于这次孤儿移入，乌兰夫
下达了“接一个，活一个，壮一
个”的指示，要确保一个不少地
安全到达目的地。

艰难的“长征”

内蒙古与上海，可谓关山远
隔，而且沿途气候多变，对于这
些大部分营养不良、患有各种疾
病的孩子来说，不是一次简单的
南北大搬迁。 1960 年 4 月 18 日，
最先到达上海的是包头的接运
人员，负责首批 100 名孤儿的出
塞任务。 在这 100 名孩子中，1 岁
以下的有 20 人， 最小的只有几
个月， 大部分孩子身体素质较
差， 这一路运送之艰辛很难想
象。 出发时，为应付北方的气候，
上海方面为每位儿童准备一套
棉衣，铁路部门专门腾出一节车
厢，挂在列车的最后面避免与旅
客混杂。 据参与此次接送任务的
护士王信生回忆， 从上海出发
时，车厢内非常热，医务人员给
每位儿童脱下厚衣服，但车到长
江时， 当时还没有南京长江大
桥， 只能下火车换乘轮渡过江，
因为江风很大， 怕小儿着凉，医
务人员又赶紧给孩子换上厚衣
裳。 即便如此，仍有许多孩子开
始发烧、咳嗽。 而这才是刚刚开
始，京包、京沪六七千里，运行三
四个昼夜，护送这些孩子的医务
人员的辛苦可想而知。

参与过此次任务的刘丽恩
大夫的日记记载了这次艰辛的
旅程：

“19 日中午，发现一名水痘
患儿，2 名可疑者。即刻撤到病号
组，内用 S、D，规定 10 点、2 点、6
点为喂水时间，一天平安度过。 ”

“19 日夜 12 点，小儿朱 593
号（朱是管理者的姓，593 是被收
养儿的序列号），突发支气管炎，
体温上升到 40 摄氏度，出汗多、
腹泻、口渴，加用新霉素口服。 由
景兰专护。 ”

“20 日晨 3 时即做下车准
备，5 时到北京。这时朱 593 号面
色发青，呼吸急促，肺内呼噜增
加，给金霉素、链霉素、静脉补
液。 中午 2 时，小儿渐好转，面色
红润， 体温下降。 6 时开始吃食
物，转危为安。 ”

“20 日下午 3 时，上车返包
头。 途中气温由 28 摄氏度下降
到 12 摄氏度， 给孩子盖上棉被
还冷，咳嗽、发烧小儿 3-4 名，
21 日晨发烧小儿又增加 2 名，角
膜炎未能完全消灭。 ”

接送人员平均每人要照顾
四五个孩子，好多人夜以继日地
工作，眼睛熬红了，嘴上打起了
水泡，却没有一丝怨言。 在他们
的精心照料下，这些孤儿们顺利
地到达了目的地。

据档案记载：1960 年 6 月，
呼和浩特市组成 17 人赴上海接
运组，接运 100 名；7 月，伊克昭
盟，19 人接运小组出发，接运 100
名；8 月，哲里木盟，17 人接运小
组赴上海， 接运 60 名……如同
战争年代的“支前”，乌兰夫主席
把整个内蒙古各个盟、市都动员
起来了。 在上海与内蒙古之间的
列车上，洒满了医务人员的爱心
和汗水，一个个幼小的生命从遥
远的江南来到了广阔无际的大
草原。

孩子顺利到达内蒙古， 可养
育这些孩子的困难，才刚刚开始。

经过几千公里的颠簸，起初
孩子们大都先被收留在城市的
医院里，经过严格的体检、治疗
后，再送进育儿院，这些收养孤

儿的育儿院，都有一个统一的名
字：兴蒙，寓意内蒙古人丁兴旺、
经济发展。 在那里，他们受到了
精心的照料。 这是一份呼伦贝尔
保育院孩子们的食谱：

4-6 个月的婴儿： 早 2 时牛
奶；6 时牛奶；10 时牛奶； 午后 2
时牛奶加菜水或米汤；下午 6 时
牛奶；晚 10 时牛奶。

7-12 个月的幼儿：早 2 时牛
奶；6 时牛奶；7 时 30 分牛奶、馒
头；10 时 30 分牛奶； 晚 6 时 30
分牛奶粥；晚 10 时牛奶。

大班儿童：一日三餐，每天
一次早点，一次水果。

可以想象， 在那个困难年
代， 为保证这些孩子的成长，当
地人民付出了多大的牺牲。

等到这些孩子们逐渐适应
了内蒙古的气候， 习惯了饮食、
水土，就开始离开保育院，送他
们到草原，找到他们的蒙古额吉
（母亲）。

草原额吉

“国家的孩子”，这是三千名
孤儿在内蒙古的特殊称呼。 当牧
民们听到消息后， 纷纷骑着马，
赶着勒勒车，来到保育院，申请
领养孤儿。

牧民们对待这些孤儿，就如
同自己的亲生骨肉，留下了一个
个感人的故事。

张凤仙是镶黄旗卫生院的
一名卫生员，在领养孤儿的过程
中， 最后还剩六个比较大的孩
子，她与丈夫商量后，把这六个
孩子背着抱着都领回了家。

在困难时期， 要想养活六个
孩子，谈何容易，张凤仙为此累弯
了腰， 一次旗粮食局给他们发放
三十斤大米作救济粮， 张凤仙步
行去旗政府背粮，一路大雪纷飞，
她差点冻死在路上，被雪活埋。她
自己虽然没什么文化， 但却倾力
给孩子们创造学习的条件。

“文革”时期，造反派在新华

书店烧书，几个孩子从火堆里刨
出两大捆书，从此，张凤仙就逼
着他们在家里读书。

正好，此时旗府中学的一位
教师遭到批斗， 强迫他下乡捡
粪，这位教师是北京某高校毕业
的高才生，张凤仙就把这位教师
请到家，对他说：“你每天来给我
家孩子教书，我管你吃喝，每天
还送你一筐牛粪回去交差。 ”

就这样， 草原上那座破旧的
蒙古包变成了一个“家庭学校”，
在那个动乱的岁月里， 恐怕也是
草原上唯一的一所家庭学校，六
个辍学的儿童受到了正规的文化
教育。“文革”之后，奇迹出现了，
这六个孩子， 两个考上了重点大
学： 老大巴特尔考上了南京气象
学院，小妹高娃考上了南开大学；
两个男孩参军入伍，晋升为军官；
两个留在草原，当了干部。

在照料他们的几十年中，张
凤仙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 但
直到去世，几个孩子始终都叫她
张阿姨，没有叫她“妈妈”，张凤
仙告诉他们：“你是国家的孩子，
你的妈妈在上海， 你叫我‘阿
姨’”。 据她的邻居回忆：“那年，
她的大儿子受了伤，在医院里抢
救。 她在手术室外面边哭边说：
‘要是孩子的父母知道孩子在我
这里受伤了，不知道该有多心疼
呢。 我对不起他的父母，也对不
起国家。 ’”蒙古牧民并没有死后
立碑的习俗， 但在张凤仙去世
后， 几个孩子给她立了一座碑，
墓碑上写着：“母亲， 张凤仙之
墓。 ”在坟前，他们终于叫了她一
声妈妈。“我们也是蒙古族人，知
道蒙古族没有立碑的习俗，但是
我们 6 个就想让世人知道，这里
安息着一位多么伟大的母亲。 ”
孩子们说。

类似的故事同样发生在每一
个养育孤儿的家庭里。 在温都尔
庙保育院， 本不打算领养孩子的
敖根额吉看到了一个不满 3 岁的
男孩，他拖着残腿、无药可医的样
子一下就打动了她。 把他领回家
后， 阿爸给他起名朝克图（蒙古
语：朝气蓬勃）。 一辈子也没站起
来过的朝克图跟所有的同龄孩子
一样长大，上学、就业、结婚，养父
母还给他操办了西苏旗空前规模
的盛大婚礼：“我的朝克图是‘国
家的孩子’， 婚礼一定要隆重排
场，不能对付。 ”而今，朝克图已经
有了三个健康的孩子。

根据三千孤儿故事改编的
电视剧《静静的艾敏河》的导演
宁才说：“如果一位母亲收养了
一个孤儿只能说明这一个人善
良的话， 那么一个草原养育了
3000 名孤儿，那就一定是一个民
族的文化了。 ”草原牧民的情怀
就像艾敏河一样，这条有着美丽
传说的生命之河也同时孕育了
草原人民善良博大的胸怀和生
命意识。

出生于困难的年代，是三千
孤儿的不幸；成长在草原母亲的
爱里，是他们共同的幸运。 如今，
那批孩子已经年过半百， 他们
说：“我们永远是草原的孩子。 ”

（据《国家人文历史》）

“上海孤儿”

1960 年，上海孤儿院收留了
比正常年份多几倍的弃婴。 在这
些孤儿中，有上海本地的，但大
多数来自苏南和浙江，还有少部
分来自安徽。 这些孤儿，有的身
上留下了名字和某些记号，也有
很多没有留下任何标记。 今天，
我们或许很难理解，父母怎么忍
心舍弃自己的亲生骨肉，而在那
个年代，父母可能恰恰是为了给
孩子一条活路，才含泪把孩子遗
弃的，有的家庭把孩子送走后不
久，就全家饿死了。

据上海市民王海庚回忆：
“被送走的孩子， 有可能会被条
件更好的家庭收养。 当年真是迫
不得已，为了孩子活命啊，还有
什么比骨肉亲情更难割舍，我妈
妈把妹妹放在医院后，回来一直
哭，最后眼睛瞎了。 ”如今，他仍
然在四处寻找失散的妹妹。

许多江浙农村的父母几经
辗转来到上海，目的就是把孩子
遗弃在这里， 因为他们相信，大
城市总会好一点的。 据上海民政
志记载，上海社会福利机构 1958
年共收容婴幼儿 1770 人入院，
1959 年收婴 3525 人。 1960 年 1
至 3 月， 共有弃婴 5277 人入院。
但此时的上海已经不是他们想
象中的天堂了，1960 年 5 至 6
月，中央曾连续发出关于京津沪
等城市粮食供应告急的文件。 因
为营养不良，这些孤儿大多数都
患了病， 每天都有孤儿患病死
亡。 后来此事被当时主管妇女儿
童工作的康克清知道了，就直接
向周恩来总理汇报。 周恩来立刻
想起了乌兰夫， 他说：“克清同
志，请你直接找乌兰夫同志商量
商量， 他可是解决困难的能手
啊！ ”当时乌兰夫正在北京开会，
康克清在北京饭店找到乌兰夫。
那时，内蒙古牧业也正遭遇严重
困难，不少乳品厂都停产了。 但
乌兰夫当即决定向上海紧急调
拨一批奶粉、炼乳、乳酪。

但这些紧急援助只能解决
一时之急，当乌兰夫就此事征求
内蒙古其他领导同志意见时，吉
雅泰说：“我建议把这些孤儿都
接到内蒙古来，分配给牧民去抚
养。 ”乌兰夫听后大手一拍桌子，
说：“此法甚妙！ 由于历史上牧区
疾病泛滥， 造成了牧民缺儿少
女，非常喜欢小孩，如果把这些
孤儿送给他们抚养，既可以减去
上海等地区的负担，又可以解决

牧民缺儿少女问题，对将来牧区
发展建设也大有好处嘛！ ”

在得到周恩来的应允后，乌
兰夫立即派人到上海去具体商
谈孤儿移入内蒙古的联系接洽
和准备工作。 包括对即将移入的
孤儿进行健康检查，请育婴院代
购代制孩子的衣服被褥等。 自治
区计委专门给上海市划拨了上
万尺布票指标，用于购置孩子衣
物。 对于这次孤儿移入，乌兰夫
下达了“接一个，活一个，壮一
个”的指示，要确保一个不少地
安全到达目的地。

艰难的“长征”

内蒙古与上海，可谓关山远
隔，而且沿途气候多变，对于这
些大部分营养不良、患有各种疾
病的孩子来说，不是一次简单的
南北大搬迁。 1960 年 4 月 18 日，
最先到达上海的是包头的接运
人员，负责首批 100 名孤儿的出
塞任务。 在这 100 名孩子中，1 岁
以下的有 20 人， 最小的只有几
个月， 大部分孩子身体素质较
差， 这一路运送之艰辛很难想
象。 出发时，为应付北方的气候，
上海方面为每位儿童准备一套
棉衣，铁路部门专门腾出一节车
厢，挂在列车的最后面避免与旅
客混杂。 据参与此次接送任务的
护士王信生回忆， 从上海出发
时，车厢内非常热，医务人员给
每位儿童脱下厚衣服，但车到长
江时， 当时还没有南京长江大
桥， 只能下火车换乘轮渡过江，
因为江风很大， 怕小儿着凉，医
务人员又赶紧给孩子换上厚衣
裳。 即便如此，仍有许多孩子开
始发烧、咳嗽。 而这才是刚刚开
始，京包、京沪六七千里，运行三
四个昼夜，护送这些孩子的医务
人员的辛苦可想而知。

参与过此次任务的刘丽恩
大夫的日记记载了这次艰辛的
旅程：

“19 日中午，发现一名水痘
患儿，2 名可疑者。即刻撤到病号
组，内用 S、D，规定 10 点、2 点、6
点为喂水时间，一天平安度过。 ”

“19 日夜 12 点，小儿朱 593
号（朱是管理者的姓，593 是被收
养儿的序列号），突发支气管炎，
体温上升到 40 摄氏度，出汗多、
腹泻、口渴，加用新霉素口服。 由
景兰专护。 ”

“20 日晨 3 时即做下车准
备，5 时到北京。这时朱 593 号面
色发青，呼吸急促，肺内呼噜增
加，给金霉素、链霉素、静脉补
液。 中午 2 时，小儿渐好转，面色
红润， 体温下降。 6 时开始吃食
物，转危为安。 ”

“20 日下午 3 时，上车返包
头。 途中气温由 28 摄氏度下降
到 12 摄氏度， 给孩子盖上棉被
还冷，咳嗽、发烧小儿 3-4 名，
21 日晨发烧小儿又增加 2 名，角
膜炎未能完全消灭。 ”

接送人员平均每人要照顾
四五个孩子，好多人夜以继日地
工作，眼睛熬红了，嘴上打起了
水泡，却没有一丝怨言。 在他们
的精心照料下，这些孤儿们顺利
地到达了目的地。

据档案记载：1960 年 6 月，
呼和浩特市组成 17 人赴上海接
运组，接运 100 名；7 月，伊克昭
盟，19 人接运小组出发，接运 100
名；8 月，哲里木盟，17 人接运小
组赴上海， 接运 60 名……如同
战争年代的“支前”，乌兰夫主席
把整个内蒙古各个盟、市都动员
起来了。 在上海与内蒙古之间的
列车上，洒满了医务人员的爱心
和汗水，一个个幼小的生命从遥
远的江南来到了广阔无际的大
草原。

孩子顺利到达内蒙古， 可养
育这些孩子的困难，才刚刚开始。

经过几千公里的颠簸，起初
孩子们大都先被收留在城市的
医院里，经过严格的体检、治疗
后，再送进育儿院，这些收养孤

儿的育儿院，都有一个统一的名
字：兴蒙，寓意内蒙古人丁兴旺、
经济发展。 在那里，他们受到了
精心的照料。 这是一份呼伦贝尔
保育院孩子们的食谱：

4-6 个月的婴儿： 早 2 时牛
奶；6 时牛奶；10 时牛奶； 午后 2
时牛奶加菜水或米汤；下午 6 时
牛奶；晚 10 时牛奶。

7-12 个月的幼儿：早 2 时牛
奶；6 时牛奶；7 时 30 分牛奶、馒
头；10 时 30 分牛奶； 晚 6 时 30
分牛奶粥；晚 10 时牛奶。

大班儿童：一日三餐，每天
一次早点，一次水果。

可以想象， 在那个困难年
代， 为保证这些孩子的成长，当
地人民付出了多大的牺牲。

等到这些孩子们逐渐适应
了内蒙古的气候， 习惯了饮食、
水土，就开始离开保育院，送他
们到草原，找到他们的蒙古额吉
（母亲）。

草原额吉

“国家的孩子”，这是三千名
孤儿在内蒙古的特殊称呼。 当牧
民们听到消息后， 纷纷骑着马，
赶着勒勒车，来到保育院，申请
领养孤儿。

牧民们对待这些孤儿，就如
同自己的亲生骨肉，留下了一个
个感人的故事。

张凤仙是镶黄旗卫生院的
一名卫生员，在领养孤儿的过程
中， 最后还剩六个比较大的孩
子，她与丈夫商量后，把这六个
孩子背着抱着都领回了家。

在困难时期， 要想养活六个
孩子，谈何容易，张凤仙为此累弯
了腰， 一次旗粮食局给他们发放
三十斤大米作救济粮， 张凤仙步
行去旗政府背粮，一路大雪纷飞，
她差点冻死在路上，被雪活埋。她
自己虽然没什么文化， 但却倾力
给孩子们创造学习的条件。

“文革”时期，造反派在新华

书店烧书，几个孩子从火堆里刨
出两大捆书，从此，张凤仙就逼
着他们在家里读书。

正好，此时旗府中学的一位
教师遭到批斗， 强迫他下乡捡
粪，这位教师是北京某高校毕业
的高才生，张凤仙就把这位教师
请到家，对他说：“你每天来给我
家孩子教书，我管你吃喝，每天
还送你一筐牛粪回去交差。 ”

就这样， 草原上那座破旧的
蒙古包变成了一个“家庭学校”，
在那个动乱的岁月里， 恐怕也是
草原上唯一的一所家庭学校，六
个辍学的儿童受到了正规的文化
教育。“文革”之后，奇迹出现了，
这六个孩子， 两个考上了重点大
学： 老大巴特尔考上了南京气象
学院，小妹高娃考上了南开大学；
两个男孩参军入伍，晋升为军官；
两个留在草原，当了干部。

在照料他们的几十年中，张
凤仙因操劳过度，积劳成疾。 但
直到去世，几个孩子始终都叫她
张阿姨，没有叫她“妈妈”，张凤
仙告诉他们：“你是国家的孩子，
你的妈妈在上海， 你叫我‘阿
姨’”。 据她的邻居回忆：“那年，
她的大儿子受了伤，在医院里抢
救。 她在手术室外面边哭边说：
‘要是孩子的父母知道孩子在我
这里受伤了，不知道该有多心疼
呢。 我对不起他的父母，也对不
起国家。 ’”蒙古牧民并没有死后
立碑的习俗， 但在张凤仙去世
后， 几个孩子给她立了一座碑，
墓碑上写着：“母亲， 张凤仙之
墓。 ”在坟前，他们终于叫了她一
声妈妈。“我们也是蒙古族人，知
道蒙古族没有立碑的习俗，但是
我们 6 个就想让世人知道，这里
安息着一位多么伟大的母亲。 ”
孩子们说。

类似的故事同样发生在每一
个养育孤儿的家庭里。 在温都尔
庙保育院， 本不打算领养孩子的
敖根额吉看到了一个不满 3 岁的
男孩，他拖着残腿、无药可医的样
子一下就打动了她。 把他领回家
后， 阿爸给他起名朝克图（蒙古
语：朝气蓬勃）。 一辈子也没站起
来过的朝克图跟所有的同龄孩子
一样长大，上学、就业、结婚，养父
母还给他操办了西苏旗空前规模
的盛大婚礼：“我的朝克图是‘国
家的孩子’， 婚礼一定要隆重排
场，不能对付。 ”而今，朝克图已经
有了三个健康的孩子。

根据三千孤儿故事改编的
电视剧《静静的艾敏河》的导演
宁才说：“如果一位母亲收养了
一个孤儿只能说明这一个人善
良的话， 那么一个草原养育了
3000 名孤儿，那就一定是一个民
族的文化了。 ”草原牧民的情怀
就像艾敏河一样，这条有着美丽
传说的生命之河也同时孕育了
草原人民善良博大的胸怀和生
命意识。

出生于困难的年代，是三千
孤儿的不幸；成长在草原母亲的
爱里，是他们共同的幸运。 如今，
那批孩子已经年过半百， 他们
说：“我们永远是草原的孩子。 ”

（据《国家人文历史》）

� � 今年 3月 5日，习近平总书记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提到了“三千孤儿入内蒙”的历
史佳话。 自然灾害困难时期，内蒙古的牧民群众奉献爱与担当，抚养“国家的孩子”，生动诠释了中华民族大家

庭中各族同胞手足相亲、守望相助。 三千孤儿是从何而来？ 他们为什么要去内蒙？ 这背后是一段什么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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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海到内蒙古

三千孤儿和他们的草原额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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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巴音策勒牧业社的保育员和幼儿们玩耍 时任全国妇联主席的康克清同志与孩子们


